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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些
故
事
，
聽
了
就
忘
，
有
些
文
章
，
讀
了
如
過
眼
雲
煙
，
可
是
，
有
一

個
故
事
，
有
一
篇
文
章
，
經
過
了
幾
十
年
了
，
我
卻
至
今
仍
然
記
憶
猶
新
。

上
小
學
時
，
老
師
經
常
給
我
們
講
故
事
。
有
一
回
，
老
師
說
：
很
久
以
前

，
有
一
艘
豪
華
的
客
輪
緩
緩
駛
向
威
尼
斯
港
口
，
輪
船
抵
岸
時
，
碼
頭
上
一
群

衣
衫
襤
褸
的
乞
丐
，
蜂
擁
而
上
，
向
旅
客
乞
討
。
只
見
一
個
紳
士
模
樣
的
中
年

男
子
，
從
口
袋
裡
掏
出
一
枚
銀
幣
，
往
一
個
小
乞
丐
的
盤
子
裡
扔
去
，
口
裡
卻

嚷
道
：
臭
意
大
利
，
拿
去
！
說
時
遲
那
時
快
，
那
個
小
乞
丐
不
等
銀
幣
落
到
他

的
盤
子
裡
就
接
過
它
，
隨
手
丟
棄
，
四
周
的
人
面
面
相
覷
，
一
聲
不
響
。

上
中
學
時
，
我
從
語
文
課
讀
到
《
廉
頗
藺
相
如
列
傳
》
，

裡
面
有
一
段
是
：
秦
王
喝
多
了
，
讓
趙
王
鼓
瑟
，
秦
御
史
前
書

曰
：
某
年
月
日
，
秦
王
與
趙
王
會
飲
，
令
趙
王
鼓
瑟
。
後
來
藺

相
如
逼
着
秦
王
擊
缶
，
召
趙
御
史
書
曰
：
某
年
月
日
，
秦
王
為

趙
王
擊
缶
。

一
則
故
事
，
一
段
文
字
，
筆
墨
不
多
，
卻
反
映
出
一
個
大

主
題
，
即
國
家
的
尊
嚴
，
至
高
無
上
，
不
容
侮
辱
。
你
看
，
那

個
以
討
乞
為
生
的
小
乞
丐
，
聽
到
有
人
辱
罵
他
的
祖
國
，
憤
而

丟
棄
銀
幣
。
戰
國
時
期
，
儘
管
秦
國
強
大
於
趙
國
，
藺
相
如
面

對
秦
王
的
傲
慢
無
禮
，
不
畏
強
暴
，
針
鋒

相
對
，
捍
衛
了
祖
國
的
尊
嚴
。
一
個
意
大

利
小
乞
丐
的
傲
然
風
骨
，
一
個
趙
國
大
臣

的
大
義
凛
然
，
令
人
肅
然
起
敬
。

其
實
，
翻
開
歷
史
，
古
今
中
外
，
這

類
故
事
，
何
止
兩
個
⁈
譬
如
，
抗
日
將
領

吉
鴻
昌
被
敵
人
殺
害
前
，
要
求
坐
在
椅
子

上
，
面
對
劊
子
手
。
看
到
劊
子
手
在
顫
抖
，
吉
鴻
昌
輕
蔑
地
一

笑
，
順
手
在
地
上
寫
下
絕
命
詩
：
﹁恨
不
抗
日
死
，
留
作
今
日

羞
。
國
破
尚
如
此
，
我
何
惜
此
頭
。
﹂
為
了
祖
國
，
吉
鴻
昌
表

現
出
來
的
最
後
的
尊
嚴
，
氣
壯
山
河
，
神
聖
無
比
，
可
與
日
月

同
輝
。
再
如
京
劇
大
師
梅
蘭
芳
抗
日
期
間
，
留
起
長
鬚
，
不
上

台
演
出
，
發
誓
抗
戰
不
勝
利
不
演
出
，
顯
示
了
大
師
對
祖
國
山

河
失
色
之
痛
，
捍
衛
了
祖
國
的
尊
嚴
。
又
如
世
界
著
名
音
樂
家

蕭
邦
，
僑
居
國
外
，
心
繫
祖
國
，
囑
託
他
的
朋
友
，
如
果
他
死

了
，
請
把
他
的
心
臟
送
回
他
的
祖
國
—
—
波
蘭
，
表
現
出
他
作

為
一
個
波
蘭
人
的
驕
傲
，
維
護
了
祖
國
的
尊
嚴
。

在
祖
國
的
八
年
抗
戰
中
，
與
國
內
同
胞
一
樣
，
海
外
僑
胞
為
了
祖
國
的
尊

嚴
，
為
了
民
族
的
存
亡
，
進
行
了
艱
苦
卓
絕
的
不
屈
不
撓
的
抗
日
救
亡
運
動
。

他
們
或
捐
款
捐
物
捐
藥
品
，
持
續
不
斷
支
持
祖
國
的
抗
戰
，
或
送
子
女
回
國
參

加
抗
戰
，
許
多
人
獻
出
了
青
春
的
生
命
。
不
少
華
僑
領
袖
與
知
名
人
士
，
為
了

祖
國
的
尊
嚴
，
將
自
身
財
產
與
個
人
安
危
置
之
度
外
，
不
與
日
寇
合
作
，
保
住

節
操
。
他
們
當
中
有
些
人
因
此
慘
遭
殺
害
，
有
些
人
因
此
身
陷
囹
圄
。
他
們
的

愛
國
心
赤
子
情
，
天
地
可
鑒
！

《滕王閣序》
是一篇許多代人公
認的美文。文裡有
美的景致： 「潦水
盡而寒潭清，煙光
凝而暮雲紫。」

「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
」文裡有美的聲音： 「漁舟唱晚，響窮
彭蠡之濱；雁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
」 「爽籟發而清風生，纖歌凝而白雲遏
。」還有美的建築： 「層巒聳翠，上出
重霄；飛閣流丹，下臨無地。」更有與
之匹配的 「高朋滿座」和 「勝友如雲」
。種種描述使得作者的小結── 「四美
（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具，兩難
（賢主和嘉賓）並」有了堅實的基礎。

老子說：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他認為一個人表達什麼的時候，用多
了漂亮話就難得有說服力。那麼人們為
什麼卻喜歡王勃的漂亮話呢？原來這和
序的後半部分有關。作者在敘事和寫景
之後，立即來了一段讓人不勝唏噓的抒
情── 「天高地迥，覺宇宙之無窮；興
盡悲來，識盈虛之有數。」 「勝地不常
，勝筵難再。」 「關山難越，誰悲失路
之人；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王
勃不是無由感嘆，他將自己的訴求和盤
托了出來： 「勃三尺微命，一介書生。
無路請纓，等終軍之弱冠；有懷投筆，
慕宗愨之長風。」 「臨別贈言，幸承恩
於偉餞；登高作賦，是所望於群公。」
讀到這裡，人們便會自然地理解作者的
一唱三嘆，甚至會和他共鳴。

可以看出，《滕王閣序》之所以美而信，就是由於
王勃將 「我」置入其中。可以作個對比，我們讀一些時
下的 「文化散文」，總覺得它們缺少點什麼，這大抵就
是這個 「我」字：既沒有在 「現場」的 「小我」，也不
見感時憂國的 「大我」。《滕王閣序》的不凡之處恰在
於除了生動地記俗事，華麗地讚美景，還有直抒胸臆的
動情筆墨。讀它，就像一個朋友在向你訴說，讓你一邊
傾聽一邊思考。

有一位讀者讀完《滕王閣序》之後，對於 「講真話
」的散文有一番議論： 「講真話」並不等於講漂亮話，
講大話，也包括對世俗快樂的滿足和興奮，受邀受捧的
喜悅和當真，好的文章應當時時將自我投入，這種投入
不一定是在道德制高點上的指點， 「憤青」般的指斥，
也可以是一種無法追蹤時代大潮的落寞感傷，一種不能
有作為的無奈和辛酸。有 「我」的文字才會讓讀者領會
到文采和個性。

當代作家中，在作品裡將自己的情感和盤托出的，
季羨林應當算一個。人們熟知的，除了他的《牛棚雜憶
》那樣的傳世之作外，散文《幽徑悲劇》則寫的是當一
株古籐被砍後作者的心境： 「在茫茫人世中，人們爭名
於朝，爭利於市，哪有閒心來關懷一株古籐的生死呢？
於是它只有哭泣，哭泣，哭泣……」古籐在哭，作者在
哭，你讀著，讀著，淚珠也會掉在紙上。季羨林還寫道
： 「我是一個沒有出息的人。我的感情太多，總是供不
應求，經常為一些小動物、小花草惹起萬斛閒愁。真正
的偉人們是決不這樣的。」 唉，仔細想一想，我們真該
感到幸運，因為世上的偉人畢竟不多。

近日到奉化溪口
的雪竇山旅遊，參觀
了張學良第一幽禁地
和雪竇寺。在雪竇寺
新落成的法堂前的平
台上，有兩棵挺拔偉

岸的楠木，十幾米高，合抱有餘。導遊告
訴我們，此樹為張學良親手所植，當地人
雅稱 「將軍楠」。栽此樹時，張將軍曾對
人說： 「楠木是四季常綠的大喬木，具有
堅固、緻密、耐磨的特性，是做棺材的好
材料。蔣先生這次帶我來到雪竇寺，是不
會讓我回去了」。言外之意就是，我將來
要用它做棺材，長眠在這風景秀麗的雪竇
山。然而，張學良當時並不知道，這個小
小的願望，是永遠也無法實現的。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張學良、
楊虎城二位愛國將領，發動西安事變，逼
迫蔣介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事變和平
解決後，張學良護送蔣介石回到南京，隨
即被扣，軍事法庭判他十年徒刑，被特赦
後，蔣令 「嚴加管束」。從此，開始了漫
長的幽禁生活。

張學良第一幽禁地，就是雪竇寺西邊
不遠的上海中國旅行社雪竇山招待所舊址
。一九三七年一月，他從南京被押解到這
裡，在夫人于鳳至和趙四小姐輪流陪同下
，經常到雪竇寺走動，張學良託雪竇寺法
師從四川買來四棵楠木樹苗，親手種植在
大雄寶殿後面的空地上。一九三七年十一
月七日，招待所失火，張學良搬到雪竇寺
暫住，十一月九日被押送到第二個幽禁處
黃山。當他離開雪竇寺那天，還一再囑咐
老僧幫他照顧好這四棵楠樹。誰知，張將

軍這一走，再也沒有回來，由浙到皖，再到贛、湘、黔，
一九四六年被押送台灣，直至一九九四年移居美國夏威夷
，越走離雪竇寺越遠，甚至到二○○一年逝世，再也沒有
看到這四棵楠木一眼。

這四棵楠樹，一九五六年八月遭颱風襲擊，其中兩棵
被毀，幸存的兩棵，如今枝繁葉茂，遮天蔽日，成為雪竇
寺的一大亮點。將軍楠被寧波市政府命名為 「寧波十大古
樹名木」之一，遊客到此，很自然地把它和將軍連在一起
，無不駐足觀看。當我站在將軍楠前時，心中無限感慨，
一邊為張將軍大義凜然的民族情懷讚嘆不已，一邊為張將
軍客死異國，終生難圓回鄉之夢深表遺憾！

說到這兩棵將軍楠時，當地人會簡稱為 「將軍兩楠」
。楠難同音，冥冥之中，正好預示了將軍的一生：顛沛流
離，屢遭 「兩難」。日寇犯境，燒殺搶掠，國仇家恨面前
，委員長卻指令 「攘外必先安內」，把將軍推入兩難境地
；西安兵諫，捉住蔣介石後，是殺是放，又把將軍推入兩
難境地；護送蔣介石回南京，明知凶多吉少，去還是不去
，同樣把他推入兩難境地；就是到了晚年，他想回大陸看
看，台灣當局馬上找他談話，還是把他推入兩難境地！令
人欽佩的是，不管何時遇到 「兩難」，為了國家和民族，
張將軍都審時度勢，英勇果斷，不顧生死，力挽狂瀾！

儘管對張學良的評價歷來褒貶不一，但愚以為 「東北
易幟」和 「西安事變」這兩大事件，改變了現代中國的命
運，卻是不爭的事實。就像那兩株巍然屹立的將軍楠，誰
也無法否認它是大樹一樣。

魏
力
的
俠
義
系
列
小
說
﹁女
黑
俠
木
蘭
花
﹂
是
這
類
書

的
長
青
樹
，
由
一
九
五
○
年
代
一
直
出
版
至
今
。
其
實
，
在

﹁女
黑
俠
木
蘭
花
﹂
出
現
以
前
，
早
就
有
了
形
式
非
常
接
近

，
小
平
的
﹁女
飛
賊
黃
鶯
﹂
故
事
。

據
羅
斌
的
回
憶
錄
《
一
筆
橫
跨
五
十
年
》
中
說
，
小
平

姓
鄭
，
是
他
一
九
四
○
年
代
在
上
海
出
版
《
藍
皮
書
》
時
的

作
者
之
一
。
據
說
小
平
是
雙
脚
癱
瘓
，
平
日
足
不
出
戶
的
人

。
他
筆
下
的
﹁女
飛
賊
黃
鶯
﹂
走
遍
大
江
南
北
劫
富
濟
貧
，
對
付
日
本
鬼
子
的

故
事
，
都
是
憑
空
想
像
，
然
後
由
羅
斌
替
他
搜
集
資
料
，
合
作
而
成
的
。
因
小

平
的
﹁女
飛
賊
黃
鶯
﹂
當
時
在
上
海
很
受
歡
迎
，
有
大
量
讀
者
，
此
所
以
羅
斌

在
香
港
復
刊
《
藍
皮
書
》
時
，
便
把
﹁女
飛
賊
黃
鶯
﹂
移
到
本
地
繼
續
，
在
雜

誌
連
載
以
外
，
更
出
版
單
行
本
，
也
非
常
暢
銷
。
後
來
因
小
平
仍
遠
在
上
海
，

溝
通
不
便
，
才
由
﹁女
黑
俠
木
蘭
花
﹂
延
續
了
女
俠
鋤
強
扶
弱
的
使
命
。

港
版
的
﹁女
飛
賊
黃
鶯
﹂
系
列
全
部
由
﹁環
球
圖
書
雜
誌
社
﹂
出
版
，
不

知
出
過
多
少
種
，
如
今
大
家
見
到
的
《
魔
爪
》
封
底
，
有
一
排
書
目
，
標
列
出

這
個
系
列
由
《
除
奸
記
》
起
，
到
《
春
宵
的
糾
紛
》
止
，
共
計
二
十
種
，
不
知

是
否
齊
全
？
《
魔
爪
》
是
一
○
五
頁
，
約
七
萬
字
的
中
篇
，
寫
外
號
﹁女
飛
賊

黃
鶯
﹂
的
殷
鳳
，
大
破
﹁魔
爪
案
﹂
及
﹁七
朵
花
血
案
﹂
的
故
事
，
是
系
列
的

第
十
四
種
，
一
九
五
二
年
港
初
版
，
至
一
九
五
四
年
三
月
，
已
出
到
第
四
版
，

可
見
甚
受
歡
迎
，
銷
量
可
觀
！

在江蘇的沿海城市鹽城，有
一位頗為有名的農業生產能手，
名叫姜德明。他是位殘疾人，但
是身殘志不殘，勤奮勞協作，會
動腦筋。種地很有成績，賣糧賣
菜，帶領着周圍的一幫人致富，
很受大家尊敬，被推為人大代表

。這些年來，他一直致力於在做一件事，就是推廣
自己種的 「綠色食品」──安全蔬菜。

蔬菜，本來就是 「綠色」的食品。而現在，大
家都被那些不安全的食品嚇怕了。什麼 「瘦肉精」
、 「三聚氰胺」、 「催長素」、 「工業鹽」、 「蘇
丹紅」、 「地溝油」……數不勝數。再加上無數種
的添加劑、防腐劑混在其中，無處不在，防不勝防
。這些致癌的化學性質，一古腦兒的全吃進人們的

肚子。甚至連各種蔬菜，也再不是 「綠色」的了。
它們受到各種各樣的化肥、農藥、除草劑等等的包
圍與侵蝕，產量上去了，質量下降了，嚴重地危害
了人們的身體健康。因而，當代的民眾，無論是吃
什麼食品，都沒有了安全感。大家都變得小心翼翼
，人心惶惶。根據調查，目前對於中國的食品安全
形勢，超九成的人都表示存在問題，非常擔憂。

在這種形勢下，姜德明能夠挺身而出，竭盡全
力地為生產 「安全蔬菜」而作出努力，自然值得歡
迎。他所推廣銷售的蔬菜，利用有機肥料培土，絕
對不施化肥，不用農藥，食用者完全可以放心。這
本來是件好事，但令人尷尬的是，幾年來，姜德明
的 「安全蔬菜」銷路並不見好，不熱不冷，在市場
上不能居於領先地位。有時候，周圍攤子的蔬菜全
賣完了，姜德明的 「安全蔬菜」卻仍大量堆積，無

人問津。時間一長，萎縮枯黃，賣相變得很差，只
好撤掉了事。究其原因，就是個價格問題。姜德明
生產的蔬菜，雖然安全系數很高，但是投入的成本
也大。統計下來，要比一般菜農生產的蔬菜高得很
多。所以，在賣的時候，價格就一直降不下來，總
要比其他菜農賣的蔬菜貴上一倍左右。這對於一般
的老百姓來說，就有點缺乏吸引力了。蔬菜天天要
吃，除了經濟比較富裕又有環保意識的家庭以外，
能夠堅持照顧他生意的並不很多。這對推廣與扶持
「安全蔬菜」，確實是一大難題。

在日本，據說有一種 「守護大地」的組織。他
們也是鑒於環保理念，一直堅持銷售 「不灑農藥的
安全蔬菜」。從一般的住宅小區到最高檔的百貨超
市，都能見到 「大地宅配」的綠色貨車與裝滿蔬果
的紙箱。

我曾有文，通過錢鍾書與魯迅的相
通之處，說明錢鍾書並不排斥魯迅，喬
世華為此作文，題為《錢鍾書並不排斥
魯迅？》，意思是了了分明的，即 「恃
才傲物的錢鍾書對魯迅是有排斥情緒的
」，他舉了 「幾個具體例子來說」。我

數了一下，總共五個，以下除第一例外依次分述。
第二個例子，說的是錢鍾書在《小說識小續》一文中

對《儒林外史》的看法，其中有一句話說： 「近人論吳敬
梓者，頗多過情之譽。」喬世華認為這裡的 「近人」就包
括魯迅，因為魯迅 「對《儒林外史》評價頗高」。魯迅稱
《儒林外史》， 「說部中乃始有足稱諷刺之書」，這評價
是否就是 「過情之譽」，要看《儒林外史》是否 「足稱諷
刺之書」，《儒林外史》之前， 「說部中」是否有 「足稱
諷刺之書」。因此，將魯迅放在 「近人」之列，只是喬世
華的推測。

第三個例子，喬世華說： 「錢鍾書四十年代小說《靈
感》也許對魯迅有點諷刺」，這句話本身就說得相當含糊
， 「也許」二字能當做例證的麼？接下去是對這個 「也許
」的補充說明：原來這個 「也許」來自夏志清在《中國現
代小說史》中提及這篇小說時說的一段話，然而，喬世華
在引述夏志清的話之後，又來了一個 「也許」── 「也許
夏志清的評論帶有着臆測的成分」，如此 「也許」之 「也
許」，怎麼拿得出來做例證？

第四個例子，是緊接着第三個例子說的。大概喬世華
自己也覺得第三個例子太不像話了，於是來了一個轉折：
「不過，錢鍾書對魯迅《阿 Q 正傳》並不看好，倒是真

的。」這是錢鍾書答水晶問的話，他首先肯定 「魯迅的短
篇小說寫得非常好」，接下去才說了魯迅 「只適宜寫
Short-winded 『短氣』的篇章，不適宜寫 『長氣』的，像

是《阿Q》便顯得太長了，應當加以修剪才好」。錢鍾書
以魯迅的短篇小說在充分肯定的同時略有微詞，與 「排斥
」也沾不上邊。

第五個例子說的是一九八六年十月十九日在北京召開
的 「魯迅與中外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上，錢鍾書所作的
開幕詞。喬世華歸納說， 「顯而易見，錢鍾書是主張對魯
迅的討論可以有不同的意見的」，這可以說是錢鍾書對魯
迅研究只能 「唱頌歌讚歌」的 「習慣」之排斥，卻不能說
是錢鍾書 「排斥」魯迅。接着這段話，喬世華說了大會現
場對錢鍾書這番話的不同反應：謝泳說 「換來的只是一片
沉默的抵制」，《文學報》的報道卻說 「贏得全場熱烈的
掌聲」，這確實會讓喬世華 「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的，
卻與拙作無關，倒能提醒喬世華，不甚精當的提法，是萬
萬不可隨意散布的。

回頭再說第一個例子，因為這需要多花點筆墨。這個
例子，是說錢鍾書評論周作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其
中有一段提到魯迅： 「周先生引魯迅 『從革命文學到遵命
文學』 一句話，而謂一切 『載道』 文學都是遵命的，此說
大可斟酌。研究文學史的人都能知道在一個 『抒寫性靈』
的文學運動裡面，往往所抒寫的 『性靈』 固定成為單一的
模型；並且，進一步說所以要 『革』 人家 『命』 ，就是因
為人家不肯 『遵』 自己的 『命』 。 『革命尚未成功』 ，乃
需繼續革命；等到革命成功了，便要人家遵命。」 喬世華
的意思是錢鍾書既批評了周作人，也批評了魯迅。其實，
「從革命文學到遵命文學」這句話，是一九三二年十一月

二十四日魯迅在北平女子文理學院講演時說的。他還舉出
這樣幾類人作為典型例證：一是 「在上海以革命文學自居
之葉靈鳳之流。葉自命為左傾作家，而他後來因怕被捉，
於是成為民族主義文學之卒丁矣，彼之革命文學，一變為
遵命之文學矣」；二是 「有些人一面講馬克思主義，而卻

走到前面去，如張資平之流，他所講者，十分高超，使人
難以了解，但絕非實際所可作到，似此表面雖是革命文學
，其實仍是遵命的文學」；三是 「一些人打着 『為藝術而
藝術』之牌子，不顧一切，大步踏進，對於時代變遷中之
舊道德，舊法律，彼等毫不問及，不關心世事，彼借此幌
子，而保自己實力，表面上雖是前進，實則亦是遵命文學
」。（參見《魯迅講演全集》之第九節《流氓與文學 革
命文學與遵命文學》，珠海出版社出版）由此可見，魯迅
對他在這句話中所謂的 「革命文學」與 「遵命文學」都是
否定的，錢鍾書對 「革命文學」與 「遵命文學」的批評，
包括 「等到革命成功，便要人家遵命」等等，對於魯迅此
言，並非批評與否定，倒是支持與發揮。他否定的是周作
人 「謂一切 『載道』文學都是遵命的」這個觀點，認為
「此說大可斟酌」。

說完了這五個實例，我想冒昧請教一句：喬世華的哪
一例能算 「排斥」？

我說的是 「排斥」，而不是 「非議」或 「批評」。
《辭海》對 「排斥」的解釋是 「排擠斥逐」，是與接納、
吸納、容納相對立的。據此而論，喬世華說的六例，即使
全是錢鍾書對魯迅的 「非議」或 「批評」，也不能證明錢
鍾書 「排斥」魯迅。我知道 「錢鍾書與魯迅的經歷與背景
大有區別，在情感與氣質上也有距離」，所以只說 「他並
不排斥魯迅」，這話過分了嗎？我忖度，喬世華或許也未
必就要坐實錢鍾書排斥魯迅，十有八九倒是沒有弄清楚
「排斥」這個詞彙的含義。但做學問的人，倘若既沒有弄

明白議題的核心詞彙之實際含義，便急於用來支撐自己的
觀點，是否稍嫌草率呢？

喬世華說： 「研究魯迅的專家們向來是、到今天也是
習慣於只唱頌歌讚歌的」，我以為 「向來是」與 「到今天
也是」的斷言有些一概而論，過去 「貶損魯迅」四個字，
可以壓得別人喘不過氣，如今世道大變，還有人將 「做魯
迅」當作一種事業，將 「新文化運動以來最不認同魯迅的
聲音」作為招徠讀者的圖書廣告，但願喬世華的 「匆忙」
與 「草率」與此無關。

順便說說，喬世華的文章是以他 「贊同」的謝泳的
「觀點」結束的。其實，不僅是觀點 「同」，連所用的實

例，也有太多的 「同」。到底怎麼回事，想必喬世華心裡
是明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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